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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夜市：近代印尼华人的公益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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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 １９００ 年吧城中华会馆创立以来，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伴随华人社会的发展而日渐

兴盛，办学经费除学费外，也从会馆资助逐渐转向直接捐款和社会筹措。 慈善夜市作为华人办学经费筹措渠道，２０ 世

纪初即出现，几经演变，最终形成以华文学校师生为参与主体的教育夜市。 通过梳理教育夜市的发展历程，解析其基本

性质、运作实态与社会经济效应，证实它是近代印尼华人积极参与筹募华校经费的重要途径，更是印尼华人社会实践在

地慈善公益活动的主要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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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荷属东印度第一个华侨新

型社团———吧城中华会馆（Ｔｉｏｎｇ Ｈｏａ Ｈｗｅ Ｋｏａｎ －
Ｂａｔａｖｉａ，缩略 Ｔ． Ｈ． Ｈ． Ｋ． － Ｂａｔａｖｉａ）在巴达维亚创

立。 １９０１ 年，由其创办的中华学堂成为印度尼西亚

第一所华文学校。 此后，印尼华校日益兴旺，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形成可观规模。

一、相关学术史回顾

（一）华文学校经费问题的研究状况

印尼华校的教育经费问题，是中外华侨史研究

者较为关注的话题。 据已有史料，有关印尼华校经

费问题的记载，可溯至 １９０５ 年当地华人谢基祥所

写的《慈善夜市举办时中华会馆诗书》。① ∗∗

之后，荷
属华侨学务总会在 １９１８ 年和 １９１９ 年详细调查了

荷属东、西部群岛的华校状况，并依此编撰成《南洋

荷属东部群岛华侨学校概况》与《南洋荷属西部群

岛华侨学校概况》，较为全面地整理了当地华校经

费的来源。 １９２８ 年，该会又编写《荷印华侨教育

鉴》，同样整理了印尼华校的经费来源及存在的问

题。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南洋华侨教

育方面的书籍中，也有关于印尼华校经费状况的记

载。 此外，《南洋研究》 《南洋周刊》 《中国与南洋》
《华侨半月刊》 《申报》 《东方杂志》等近代中文报

刊，也都刊载过印尼华校状况的文章，其中多有述

及当地华校的经费概况。
“二战”结束后，关于该问题的记载大多散见于

各华校纪念刊。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

纪，随着中国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提速，该问题被

学者们重新关注。 如周南京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三

宝垄华英中学筹措办学资金及日常学费的征求等

内容；［１］黄昆章在《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中探讨了不同时期华校的经费来源及存在问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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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必亮在总结近代华侨教育的经费来源、筹集方式

及经费管理时，也述及了印尼华校经费问题。［３］

印尼华校经费问题，同样吸引了中国、印尼以

外学者的眼球。 美国学者 Ｌｅａ 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在论述

２０ 世纪初的华校经费来源及用途时，将之置于印

尼华人国家主义与民族意识觉醒语境中考量；［４］ 美

国学者 Ｍａｒｙ Ｆ Ｓｏｍｅｒｓ 则论述了印尼国籍协商会资

助各地华校的情况。［５］ 新加坡的 Ｍｉｎｇ Ｇｏｖａａｒｓ 在概

述欧式荷华学校与中华会馆学校教育时，简述了中

华会馆学校的经费来源状况。［６］ 此外，一些名人回

忆录与地方侨史资料中也曾提及印尼华校经费状

况。 总体而言，已有的印尼华校经费问题研究，多
以叙事为主，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

（二）印尼教育夜市问题的研究现状

作为华校筹集经费的渠道之一，教育夜市在相

关史料中多有论及。 吧华总教委会夜市委员会秘

书处主编的《吧城中华总会教育委员会教育夜市纪

念特刊》，是至今了解吧城华人华侨组织的首届“教
育夜市”活动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① ∗

一些与印尼

华校有关的书刊，也载有教育夜市的内容。 但整体

来看，这些文本多属资料汇辑，且过于零散。 至于

学术性成果，虽然中国国内论述印尼华文教育的文

章多有涉及教育夜市，② ∗∗

国外学者在探讨印尼华校

经费来源时也有提及教育夜市，③ ∗∗∗

但对其多具象描

述少本质探究。
基于已有相关成果留存的学术空间，本文以教

育夜市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 ２０ 世纪前半叶的印

尼华侨华人史中，就发展历程、基本性质、运营面向

及多重效应等方面作论述，继而解读教育夜市的活

动主体如何参与，为何参与印尼华校的教育经费筹

募，从中揭示海外华校的曲折发展以及海外华人慈

善公益实践的路径。

二、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的经费来源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荷印殖民政府统治早期，
当地华文教育经费多以甲必丹、雷珍兰等华人领袖

与富商捐资为主，且与救济活动密切关联。 １６９０
年，华人甲必丹郭郡观即向东印度公司提议建病

厝、设义学，以解决华人社会的内部问题。 １７８７ 年，

甲必丹设立明德书院（后称明城书院），“再来吧请

设美色甘，建病厝，立义学，额曰‘明城书院’，以利

后人，万代无穷之奕休”。［２］２７明城书院不仅是印尼

华文教育之肇始，且创设了社会捐资办学的模式。
“吧城旧有捐建义学，名曰明城书院，延师养正蒙

童，充贫民子弟肄业其中，供祀先贤． ． ． ． ． ． 酌给逐

年需费，讯即节劝吧中之富家善民乐捐，则捐廉为

斯民宣导，是又生成之至意无穷也。” ［７］明城书院的

运营表明，中国传统的乡土观与文化观形塑着当地

华人精英的慈善理念。 早期印尼华人社会以富人

为主导并旨在救济穷人的捐赠行为，正是中国古代

传统慈善移植海外的印证。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印尼华人社会发生显

著变化。 经济形态上，原先的税收承包、专利承包

业务逐渐衰落，中介贸易、工业经济等新业态迅速

兴起；［８］人口构成上，原先印尼华人以福建人为主，
２０ 世纪以来移入当地的非闽南籍华人明显增多，
他们成为“新客华人”的主体；社会身份上，限于航

海条件和移民男性化的影响，“土华通婚”在早期华

人社会中很是普遍，土生华人因此成为当地社会为

数不少的特殊群体。
基于印尼华人社会的上述新情状，以及现代传

媒的普及，印尼华人的生活方式剧变，现代慈善理

念渐兴，民众对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的关注度明显

提高，进而使得华校经费愈加多元。
２０ 世纪以来，印尼华校经费除学费外，主要有

直接捐款和筹措资金两种来源。 直接捐款以校董

事会月捐与商家月捐、货捐等形式较为常见。 如

１９１０ 年代的荷属东部群岛华校经费，“多颇充足，
查其来源以出入口货捐为大宗，其办法，日派人调

查华侨各商号进出口货总数，视其种类订税，则月

终结算，以其半归原商，以其半充学校经费”。［９］ 在

荷属西部群岛，华校经费来源则更多，包括商店月

捐、工头认捐、货捐等。［１０］ 除货捐与月捐外，一些华

校发起的临时募捐，邦加岛的赌捐以及苏门答腊的

船捐、屠捐等，［１１］５９ 也属于直接捐款。 筹措资金则

主要借助华校师生所参与的展览会、游艺会，以及

集多方人士努力而举办的教育夜市来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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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尼西亚教育夜市的实态

荷属东印度时期，向殖民政府申请补助的华校

并不多，当局对华校的补助津贴也较少，由此迫使

华校解决办学经费除固定学费外，多赖当地华人捐

款。［２］２７教育夜市，作为 ２０ 世纪上半叶印尼华人捐

赠当地华校的主要方式，成为多姿多彩的印尼华校

经费来源之一。 因其以商品义卖与慈善义演为主

要表征，所以也是在地华人捐助华校较为代表性的

慈善路径。
（一）教育夜市历程

“教育夜市”较为频繁地出现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

的相关史料中。 就笔者所阅及的资料来分析，其最

早可追溯至 １９０４ 年 １０ 月 ５—７ 日由吧城中华会馆

所举办的慈善夜市。 此后，三宝垄中华学校与华英

中学 １９２５ 年合办了教育夜市，三宝垄中华学校又

于 １９２６ 年、１９２７ 年、１９３２ 年和 １９３４ 年单独创办四

次夜市。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雅加达中华中学为抗

战募捐而开设两次慈善夜市。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为统

筹本吧三十余所华侨中小学校经费”，雅加达华人

集全市之力，在中华总会教育委员会的主持下，举
行规模盛大的第一届教育夜市，众多华校参与其

中，“为南洋统筹华校经费之先声”。［１２］

教育夜市的举办，直接扩大了华校在当地华人

社会的影响力，而华校的发展又促进了教育夜市的

兴盛。 “以华侨教育夜市为契机，相信可唤起华侨

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注意，亦惟为华侨对教育更有

清楚的认识与注意，募集教育经费的成绩，才更有

可观。” ［１３］３３可见，它不仅推动了印尼华校的发展，
而且见证了印尼华文教育的心路历程。

（二）教育夜市性质

夜市，在马来语中叫 Ｐａｓａｏ Ｍａｌｅｎｏ。 印尼夜市

多种多样，因其性质不同，相关的组织者及参与者

亦有差异。 由地方政府筹办的称为“政府夜市”，由
华侨呈请地方政府筹办的称作“中华夜市”，［１１］５８以

华校师生参与为主的通称为“教育夜市”。 举办教

育夜市的目的，不仅在于筹募学校经费，更在于以

此向社会展示华文教育的成果。 因此，它在华文教

育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相当意义。 如 １９０４ 年的慈善

夜市，“会馆设想真完善，遵循孔子仁教案。 教育普

及实现时，华族无忧心平安”。［１４］１９４８ 年举办的雅

加达教育夜市，更直言不讳地点明其普及教育的目

的。 “此次举行夜市之目标，一为统筹教育经费，二

为展览学生成绩。 集吧城侨教之精华，作互相观摩

之举，意义极为重大。” ［１５］１６

教育夜市作为由印尼当地华校发起，旨在筹集

学校经费问题的一种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经济活

动———“慈善市”，［１４］ 其筹办、组织、运作等多依赖

在地华人及其社团。 从《吧城中华会馆诗颂》 对

１９０４ 年慈善夜市的描述中，就可见这些特征：“孔
子生日适逢时，华人协商达共识，商店关门都歇业，
通力合作办夜市”。 “慈善夜市初开张，董事学生聚

一堂。”“慈善夜市今举办，旨在拯救人苦难，义举自

愿不强迫，顺遂心意皆乐捐”。［１４］ 又如 １９３２ 年三宝

垄中华学校复开夜市，即由该校代总理尤水地担任

夜市总理，中华学校的各校董分别认股出资，得利

四千多盾，还清学校一切债务。［１６］２８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吧城华总教育委员会创立教育夜市设计委员会，所
聘请的主任委员就是当时吧城中学校长司徒赞。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成立的“吧华教育夜市委员会”，也是推

举在地各华校校长、社会贤达五十八人为委员。［１３］２

（三）教育夜市场景

物品陈列是教育夜市对外展示的主要形式。
其教育夜市场内所摆设的各种义卖物品，数量之

丰，令人目不暇接。 １９０４ 年的慈善夜市里面，“琳
琅满目义卖品，买卖兴隆靠情亲，当时真正好生理，
义卖物品一扫尽”。［１４］１９４８ 年的吧城教育夜市设有

义卖处，义卖品包括雪糕、点心、柑水、啤酒之类，且
每日买卖物品均不同。［１３］４７雅加达吧城中学则在此

次夜市上专设“巴中馆”，一为筹集华校经费之途

径，二为展示该校师生成绩之窗口。 馆内所陈列的

手工艺品都出自该校师生之手，物品之多、种类之

富，令人眼花缭乱。 此外，参与教育夜市的商家群

体在捐助义卖品方面亦发挥重要作用。 如在 １９４８
年的吧城教育夜市上，商家们捐助了形形色色的义

卖品，其种类之多，足见夜市的繁盛。
教育夜市的各种娱乐活动，是其对外展示的重

要窗口。 时人描述，其义卖物品的多样及娱乐活动

的多姿多彩，如同博览会一般。［１１］５８在 １９４８ 年的吧

城教育夜市上，娱乐活动多由游艺运动组承担，既
有舞龙、舞狮、彩舟竞赛等中国传统习俗文化活动，
也有爪哇戏、马来戏、顺丹舞、印尼武术等当地风俗

文化表演，还有自西方传入的电影、篮球赛、提灯游

行等娱乐项目。 游览者对于这些活动自是喜闻乐

见，如夜市内的爪哇戏“颇有艺术风味，士人不消

说，大半侨生对这也是非常有兴趣的”。［１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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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夜市借助多样式、大众化的娱乐展演，吸
引众多社会群体参与其中，不仅活跃了其气氛，丰
富了其内容，更是借机增加善款，甚至借此向华人

社会点明教育的意义。 例如 １９０４ 年的慈善夜市，
在会馆师生的大力宣扬下，收益颇丰。 “慈善夜市

真热闹，参观印象颇奇妙，夜市举办收益丰，万一荷

盾入库了。” ［１４］ 再如 １９４８ 年的教育夜市，不仅筹到

了学校所需的经费，更是借此向社会宣扬教育的真

意。 “教育夜市举行，只是统筹教育经费的一种办

法。 我们希望本吧殷富侨商，明了教育意义的重

大。 教育的良窳，不但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盛衰，而
且亦关系每一个家庭的后代。 海外侨胞，捐产兴

学，相习成风，实为一好现象。” ［１５］１７

（四）教育夜市效应

教育夜市作为“巴城华侨教育界的创举”，由于

多族群、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各种义卖品及文娱活动

的丰富展示，呈现出多面向的效应，其“可宝贵的并

不是各种游艺表演，学生的成绩展览，以及学术上的

比赛与活动，乃是一种在和协空气中进行而有纪律、
有热忱地工作表现和融洽的互助的精诚合作”。［１５］１３

首先，它增进了游览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

解。 如孔子儒学思想在 １９０４ 年慈善夜市活动中得

到了推崇：“慈善夜市初开张，董事学生聚一堂，孔
子美名受崇敬，至圣先师高无尚。” ［１４］ 再如 １９４８ 年

的雅加达教育夜市，由华校师生构成的游艺会组与

成绩展览组，向当地人士展示了书法、刺绣以及国

语演说比赛等含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１３］１２ 其

次，它催发了不同族群的慈善情怀。 教育夜市不仅

彰显印尼华族的公益心，而且吸引荷兰人、印尼人

热心慈善。 １９１４ 年的“慈善夜市众颂扬，参观游客

心舒畅。 ……多纷进贡，捐献踊跃慨而慷。” ［１４］

１９４８ 年的雅加达教育夜市吸引了不同族群的广泛

关注，其收益亦十分可观。 “这次夜市全部门票收

入约有五万余盾，成绩义卖约四千三百盾，妇女组

义卖约二万有奇． ． ． ． ． ． 此次夜市成绩，可望净得五

万余盾。” ［１５］１８再次，它促进了买卖双方的良性互动

和不同华校师生间的良好交流。 教育夜市中的商

家与顾客，都会因夜市的慈善宗旨而随心交易。
“乐捐明文有规定，善品义卖价随情，购买善品应知

晓，超值自然不退清。” ［１４］ 因此，买方积极参与，卖
方获利颇丰。 如 １９２６ 年和 １９２７ 年由三宝垄中华

中学所举办的两届夜市“均获巨款”。［１６］２８同时，华
校之间通过参与夜市的成绩展览、游艺表演和体育

活动等，增强了沟通，密切了联系，提升了印尼华校

的整体力量。［１７］ 最终，因为“华侨教育有着蓬勃的

朝气、竞争的内心、求进的热望，所予社会人士的印

象，也极良好，从而激励社会人士对侨教更富赞助

与督促的热情”。［１５］１３ 总之，不同的参与群体、多样

的义卖载体、异质的展演模式，因教育夜市的慈善

主旨而汇聚生力，最终推动了印尼华校的成长和华

文教育的发展。

四、教育夜市中的慈善群体

教育夜市作为融市场与慈善于一体的社会经

济形态，其发展和繁荣得益于组织者、参与者及受

众体的共同努力。 华人精英阶层的组织，增强了夜

市的社会影响；各族群民众的协动，扩大了夜市的

市场生命力；华文学校师生的经营，则保证了夜市

的慈善内涵度。
（一）以校董为代表的华人精英

华人精英的支持是促进教育夜市发展的重要

保障。 １９０４ 年吧城中华会馆举办慈善夜市，玛腰、
甲必丹亲自莅临，“玛腰结伴来光临，甲大贤绅纷跟

进，男女老幼大聚汇，慈善夜市鼓号鸣”。［１４］１９３４ 年

三宝垄中华学校为庆祝建校 ３０ 周年举办教育夜

市，校董们 “合认五千盾为担保金”。［１６］２９ 为筹建

１９４８ 年吧城教育夜市，吧城中华总会教育委员会专

设教育夜市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由顾问、名誉主

席、正副主席、秘书处、财政处、总务处和各小组委

员会组成。 时任中国驻印尼总领事蒋家栋担任教

育夜市委员会名誉主席，巴达维亚影业公司经理杨

季眉和中华总会的多位理事也积极协助筹办。［１３］８９

当然，华人精英不只通过教育夜市为华校经费的筹

措而出力出资，他们在印尼华校发展的各阶段都发

挥着重要作用。 如 １９０１ 年，以潘景赫为首的中华

会馆资助创建了吧城中华学堂，成为印尼第一所华

文学校。 １９２０ 年代，洪渊源在担任万隆中华会馆秘

书时，竭力游说华人旅馆业主及旅客，向他们阐述

华语教育之重要性，为该市华校筹集资金。［１８］２７

各华校的董事，是最为关心亦是最直接资助学

校建设的在地华人精英。 “校董们大都热心教育，
竭力赞助提倡，也是他们的素愿。” ［１３］４８校董们主要

通过直接捐赠与筹募资金的形式，为所在华校提供

办学经费。 直接捐赠方面，“董事月捐”是最为常见

的华校经费来源。 不过，这种捐赠所能募集的资金

并不多，“普通每月数角至数盾”，［１９］１７６ 并且“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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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捐者，更寥寥无几”。［２０］当然，董事也会为华校直

接捐资捐物。 如在 ２０ 世纪前期吧城中学发起的新

校址建设运动中，该校董事会的刘家祺、刘英鹏、刘
宜应、徐育梅四位人士主动捐赠地皮 １． ６ 万平方

米，［２１］为吧中的建设做出极大贡献。 募集资金方

面，董事群体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类渠道筹款。 １９１０
年时任爪哇学务总会总理的陈显源“从承包马吉垄

监狱伙食和承包彩票的获利中”筹措华侨中学经

费。［２２］２０ 世纪前期时任玛琅中华中学校董的黄丹

季为能筹集到建设学校新校址的经费，游走于玛琅

与雅加达之间游说，最终筹措到 ６００ 万盾，保证该

校物理与化学实验室、教师公寓、礼堂及运动场的

顺利建成。［２３］

（二）以师生为代表的学校众人

印尼各地华校的师生们，不仅积极参与夜市的

各项活动，且为学校经费的筹措贡献自己的绵薄之

力。 一方面，师生群体为教育夜市的运作尽心尽

力。 在 １９４８ 年雅加达教育夜市上，师生们为筹措

学校经费颇为用力，“据说学生游艺表演中有不少

筹备周全，训练有素的节目，像光明一校，虽然表演

一个节目（仲夏夜梦），可是场面伟大，立体布景，演
员二十五人全体出台”。［１３］４８另一方面，由于师生们

并不具有校董们所拥有的丰裕财富与社会声望，因
此由他们直接捐钱资助的事例较为少见，更多的善

行义举是借助相关活动来为学校筹措资金。
华校师生筹措经费的方式形形色色，大多以游

艺会与展览会为主。 游艺会，是向当地人士展示各

种娱乐表演、以此筹集经费的形式，［２４］ 演出的内容

以歌舞、戏剧以及乐器演奏为主。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据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的统计，该区域平民学校经

费，除学生学费与党员月捐以外，“大都赖学生演剧

筹款来维持”。［２５］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年，吧城中学“曾举行

过三次大规模的游艺会，其中有两次为学校筹

款”。［２６］１９特别是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２—１４ 日晚，该校的

学生自治会开展多幕剧公演“法西斯细菌”，为学校

募得 ３８３０６ 盾资金。［２６］Ａ． １５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有些华

校师生开展以拍卖图工成绩品为主要内容的展览

会，与游艺会一起成为筹募华校经费的重要渠

道。［１１］５８１９４８ 年的雅加达教育夜市，专设“学校成绩

展览馆”，所展物品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既有义卖

品，也有非卖品。［１３］４８

（三）以商家为代表的社会大众

教育夜市虽以慈善为主题，但终归以市场为载

体，因此活动现场不乏众多商家身影。 商家群体的

积极参与，同样是教育夜市得以繁荣的重要因素。
１９０４ 年吧城中华会馆举办教育夜市时，“商店关门

都歇业，通力合作办夜市”。［１４］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夜

市，“里面的建筑和陈设，好像博览会的五花八门。
各种商品和土人的工业品的陈列；各种游艺场所的

布置”，甚为丰富。［１１］５８１９４８ 年雅加达教育夜市，教
育夜市常务委员会不仅下设“摊位酒家劝募组”
“广告劝募组”开展现场劝募活动，而且夜市现场直

接设有弹子房、游戏摊、菜馆、照相馆以及广告社等，
场景颇为热闹。 同时，妇女组还向各商家募得“饮
料、食品、日用品、玩具、花裙、布料”等物品。［１３］４７ 在

此次夜市结束后，众多商家又捐助吧华总教委会夜

市委员会秘书处编发纪念特刊。
除参与夜市，商家也时常为华校经费提供直接

资助，商店月捐、货捐、旅馆捐等即为常见形式。 如

荷属华侨学务总会视学熊理在 １９１８ 年调查爪哇华

校时指出，除固定学费以及董事月捐外，进出口货

捐亦是当地学校经费来源之一。［２７］ 当然，商家经营

的盛衰也因此往往密切影响华校的发展。 “记得在

１９２４ 年以前，南洋商情很好，侨商都利市百倍，华校

的经费，很是充足，学校的数量，也逐年增加。” ［１１］５７

“在商场兴盛时期，各方热心捐款，只足维持现状。
一遇商场冷淡，向之捐款者，欲维持其本身且不遑，
何有余款维持学校？” ［１９］３４５

除各类经营者，当地华社的中华业余励进社、
自强社、侨商联合会、山东公会、群乐社、中华合唱

团、篮球总会、足球总会、籐器该会、兴宁同乡会、莺
莺社、保安队总部、荷印童子军总会，以及其他西乐

队等十多家群众团体或社会组织也参与教育夜市。
如 １９４８ 年教育夜市的公开演奏会，“人才济济，演
出极佳”的“华侨知名组织”———中华音乐会就“到
会助兴，更见热心赞助教育”。［１３］４８

综上可见，多元的慈善群体，虽慈善动机不同，
慈善路径各异，但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眷

恋，共同造就了印尼教育夜市的繁盛，也一定程度

上保障了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印尼华校经费。

五、影响华侨华人慈善行为的因素分析

教育夜市旨在为华校筹募经费，各参与者固然

乐善好施，但异质的慈善群体势必呈现多样的心

态。 关于华侨华人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目前学术

界较为普遍地认为“爱国爱乡”“维系中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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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导性动机。 但分析教育夜市中的慈善群体案

例，发现华侨华人族群归属的差异性、博取名望的

功利性和原乡意识的制约性，同样限制或左右着他

们的慈善实践。
（一）族群归属的差异性

整体来看，新客华人与祖国的联系较为密切，
华文学校成为他们维系中华文化和认同中华民族

的重要载体。 美国学者施坚雅就认为，自 １９０１ 年

印尼第一所新式华校设立伊始，该类学校就成为新

客华人“为长久保持较‘纯粹’的中国文化提供了

一种手段”。［２８］而土生华人的情况要复杂一些。 如

荷兰中华会作为印尼土生华人的留学组织，更倾向

于关心他们在荷属东印度的利益，因此大多数会员

在完成学业后会选择回到爪哇。［２９］ 这种相异的情

状也时常影响华校内部不同群体的行为及相互关

系。 王赓武等在分析新马华人教育时就发现，校董

对华校的期望是将学生培养成为能适应当地商业

发展的人才，但教师以及家长则希望学生们倾向于

中国。 因此，华校在语言、教材、教法等方面都模仿

中国教育的行为。［３０］

印尼华人社会的族群认同观念，同样影响他们

对华校的捐助行为。 一方面，华侨华人对祖国的归

属感，通常成为华校筹集经费的重要号召力。 著名

印尼华人领袖洪渊源在规划及实施华校经费募集

方案时，就非常形象地叙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

的力量：“第一步，我先熟悉旅馆老板们。 然后，我
耐心地使他们认识到华文教育对后代的重要性，如
果华侨还要保持作为中国人的话。 我还要激发他

们热心公益的精神，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当唤起他

们的民族主义热情之后，我开始向他们说明中华学

校的财政困难，以及向旅馆的客人募集少量捐款的

计划． ． ． ． ． ． 我每月一次到这些旅馆收钱。 万隆的

所有华人都不反对我们的计划。 这样，我们每月可

以收到 ３００ 至 ４００ 多盾”。［１８］２８另一方面，华侨华人

对在地利益的现实考量又时常影响他们的捐赠动

机。 《荷印华侨教育概论》在评价荷华学校① ∗

所具

有的教学 ／就业优势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华侨华人

追逐在地利益的行为将会深刻影响华校经费筹措

乃至整个华侨教育。 “中外教育之效果，相形见绌

如是，以致凡拥有中上资产之家，往往口唱兴学，而

躬自遣送其子弟就学外人所立之学校中。 循此趋

势，我华侨教育，有将破产之绝大危机，而教育经费

之无着，各方之阻力不舆焉。” ［１９］５４

（二）博取名望的功利性

商业资本，是华侨华人获得广泛的社会声望的

重要途径。 华人社会一些人士会通过各类捐赠甚

至行贿官府的方式，博得相应的名望。 早在荷兰东

印度公司统治时期，部分富有的南洋华人用资金贿

赂荷兰人，进而成为管理华人社会事务的“甲必

丹”。 “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因而纳贿和兰，其推举

有甲必丹、大雷珍兰、武直迷、朱葛礁诸称呼，俱通

称甲必丹。” ［３１］ 同理，海外华人也通过晚清的鬻官

制度或捐赠方式获得官爵，从而树立和提升本人在

华人社会的威望。［３２］

华侨华人赢取社会声望的路径，也发生在捐赠

华校的过程中。 华侨华人捐助华校客观上有利于

学校发展，但一些捐赠者的主观用意是借此谋取学

校的行政权力或各类社会头衔，满足自身的虚荣

心。 巴城中学校长司徒赞就曾指出：“对于巴中之

经费筹募等，热心赞助者固然不少，但徒挂虚名者

居多。” ［２６］１４“我华侨热心兴学之故，却不是为的教

育，不过因受好名的虚荣，为争总理、财政、董事的

头衔， 以 博 一 时 的 光 荣， 和 一 般 人 的 成 羡 罢

了”，［１９］１５１但“在华侨社会有钱的人很多，所以单是

富有是不足使人敬仰，以是借办学来出风头，以门

外汉来参与局内事，妨碍教育的进行”，［１９］４１７ 甚有

少数华侨华人为争校总理一职而大撒钱财。［１９］１５２更

糟糕的是，这些获得学校行政权的华侨华人，对教

育事业一窍不通，却又干涉学校内部事务。 “一般

的侨胞所以选举他们做校董，也无非是不过要他们

拿出钱来维持学校经费。 这种功绩我们应当不能

一概抹杀。 可是他们时常干涉校务，滥荐教员，以
至引起纠纷。” ［３３］ 不难得出，捐赠华校经费成为某

些华侨华人炫耀其财富和谋求其社会地位的一种

手段。
（三）原乡意识的制约性

地缘、血缘等原乡要素，是海外华侨华人在他

乡构建自我社会网络的重要经济和文化纽带。 这

些从祖籍地随移民而来的原乡意识，既可促进华侨

华人抱团成长，也会阻碍他们的向外拓展，以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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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荷华学校，全称“荷兰华人学校”（Ｈｏｌｌａｎｄｓｃｈ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 － Ｓｃｈｏｏｌ，简称 ＨＣＳ），是荷兰殖民政府于 １９０８ 年为在地华人专门开设的一种

欧式学校。 因该类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等与当地荷兰学校相同，其就业前景优于华文学校，吸引了不少土生华人子弟入学。



成狭隘的地域帮派观念。 华校同样受到华侨华人

原乡意识的影响。 那些接受地缘性社团资助而建

的华校，既在草创期获得充盈经费，却又在发展中

受困于地域或帮派纷争。 “苏岛某校，其总理初为

某某两派人轮流当选。 某派一为总理，则校长其私

人也，教员其私人也。 而另一派遣其子弟退学，一
任某派畅所欲为。 另一派为总理，一扫前任之人物

势力，而完全代以己派。 其后之于分立两校，然而

不久又党派分立。” ［１９］３４９ “董事部常以某省某地人

之区别，引起争端。 甚至分离另办一校者，比比皆

是。” ［１９］３９２ － ３９３“荷印华校的教师…缺乏合作和研究

的精神，新客和侨生，既积不相能；江浙与闽粤，又
格格不入。” ［１１］６２

随着原乡意识逐渐渗透至华校办学各环节，进
而也影响到学校的经费来源及其捐助群体。 “一般

来说，同一个地区或一个社团办的学校，可能会因

互相之间的不团结、闹意见而使经费拮据，例如爪

哇华侨中学就是因此而停办的。” ［２］６５置华校发展于

更糟糕处境的，是校董间有为争总理头衔不得而将

华校分立的局面，其结果直接导致华校林立，进而

使原本就依靠筹资运行的华校在办学经费上捉襟

见肘，最终严重阻碍了印尼华校事业的整体发

展。［１９］１５３在筹措华校经费时，校董诸君亦受到地域

因素的影响。 “董事们因籍贯不同，闽人和粤人划

了一条界线，办学时酿成党派，聘请教师筹划经费

和办学的见地不同，因此就要引起了裂痕，影响学

校不浅。” ［３４］由商家供给的货捐，也因地域观念的

介入而增加征收难度。 “这种办法，本是很好，可
是，华侨们缺乏团结，常因地域关系，各争势力，互
相破坏。 而征收捐款，意见也不一致，龃龉，拒收的

事情，也时发生，土产捐之困难，也是如此的。” ［１１］５８

从上述分析可见，华侨华人慈善公益行为是一

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实践过程。 动机既有主客观原

因，也有宏微观因素，分析时不能以“政治化” “泛
化”的解读遮蔽华侨捐赠的社会分层、分化现象。
正因“华侨捐赠行为不只是简单的经济转移或社会

再分配，而是一个关系国家、社会和个人，涉及政

治、经 济、 文 化 和 心 理 甚 至 情 感 的 系 统 性 过

程”，［３５］１７１所以华侨华人个体对慈善公益的内涵与

作用必然产生差异化的理解。

六、结　 语

近代海外华侨华人在侨居地接续地开展了丰

富的、多样态的慈善公益活动，教育夜市就是近代

印尼华侨华人在当地进行的一种社会参与广泛、地
域特色明显和亦捐亦商模式的慈善公益实践。 慈

善公益就其本质而言，毋庸置疑是捐赠者基于利他

因素，从而牺牲自身利益的行为。 华侨慈善公益行

为无论是“慈善夜市” “教育夜市”，还是义卖、义
演，都只是载体或方式，所以研究其本质问题“要回

到创 造 事 业 的 主 体———华 侨， 回 到 事 业 的 本

体———慈善公益， 回到事业的主旨———服务社会”
上来。［３５］１７２正基于此，本文在考察教育夜市动态演

进和静态面向时，较为侧重于社会史、人类学的知

识与方法，并由此获得些许的慈善公益研究心得。
从社会史角度来说，研究慈善公益需要整体

性、日常性和多维度的视野。 “社会史着力关注普

通民众、展现日常生活、深入具体社群，还历史以

‘整体性’面目。” ［３６］以教育夜市为代表的经费募集

活动，不仅是华校与在地社会互动的重要窗口，更
是反映了海外华侨华人生存模式的多样。 形形色

色的筹募手段，正是当地华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呈

现。 不同慈善群体的差异化行善动机，恰好揭示了

华侨华人社会阶层的流通渠道与上升路径。
运用人类学的实证分析，则可以找出新问题，

用新方法再谈旧问题。 回溯教育夜市与华校经费

的运行，一方面发现了印尼华人社会族群内的复杂

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同为华人族群的文化一致

性。 华侨华人群体都怀有基本的慈爱仁义，都愿意

为下一代的教育做慈行善。 所以，身居海外的华侨

华人既能赓续中华传统慈善文化，又愿接受现代公

益理念。
总之，研究华侨华人慈善公益问题乃至慈善

史，要跳脱“爱国爱乡” “维系传统文化”等固有范

式，转向运用日常史、全息视角探讨善行义举。 这

不仅体现了跨学科对话的重要性，更在于不同学科

方法的互渗将使得研究中的事件与结构、整体与局

部、时间与空间融合起来，摆脱碎片化的叙事，以求

还原历史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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